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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一把匕首05

25 燕子已是他人妇

日军占领偃师县，可谓兵不血刃。
日军占领巩县后攻打伊洛河铁路

桥，双方死伤很多，在黑石关日军受到
不小的抵抗。当日军沿着铁路，行进到
偃师老城时长驱直入，到了偃师县城，
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驻守的国军已
西撤至洛阳，在洛阳龙门、洛河等地国
军与日军有了血战。

据《偃师志》记载：国军不战而溃，5
月13日，偃师沦陷。

日军司令部就设在车站北侧、邙山
半坡上的偃师县政府。

贾勋吩咐手下：“回牙庄把杨春
叫来！”

杨春跟随贾勋南征北战，素有飞毛
腿的称号。

贾勋至孝，据说这也是贾勋放弃在
太行山和豫北平原游击抗日，回到偃师
当上国民政府偃师保安团团长的原
因。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
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又拒绝八路军游击
队郭兴的组织领导，才导致贾勋难以在
豫北立足。

贾勋父亲病重，杨春探望，问老人
想吃什么，老人说：“扣马的火烧！”火烧
就是烧饼。

杨春说：“您老等着。”说完转身就走。
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贾勋还在床

边陪着老父亲说话，就见杨春风风火火
地走了进来，将烧饼递到老人手中，老
人接过，说：“烧！”

贾勋连忙拿过来，感觉烧饼真是有
点烫手。

扣马村在孟津县北的黄河边，离牙
庄村有30多里地，但扣马火烧远近闻名。

杨春赶到扣马烧饼铺，要了5个火
烧，掏钱时发现忘带钱了，就撂下话：“我
叫杨春，后天牙庄会，你到贾勋家要钱！”

老板正摆手“唉”着，杨春就不见了
踪影。

牙庄村会的时候，扣马来赶会的
人从村南问到村北的贾勋家，讨要烧
饼钱。

这是牙庄村流传最广的传奇，从此
杨春“飞毛腿”美名远播。

一会儿工夫，杨春就出现在古圣
寺，杨春精瘦，给人尖嘴猴腮的印象，见
到海严大老远就打招呼，到了跟前用手
摸一下海严的光头，嬉皮笑脸地说：“和
尚哥，又做啥玩意儿啦？让兄弟瞧瞧。”

海严也不生气，他闭上眼，右手掌
举至胸前，说：“阿弥陀佛，施主忙正事
去吧！”

贾勋对杨春说：“你往河北（豫北）一
趟，想办法找到郭兴，问一下日本女人梅
子的事。告诉郭兴，我有分寸。”说完，他
从裹腿处抽出一把匕首：“拿着，有了这，
郭兴就会见你，也会让你给我捎话。”

得令后，杨春收拾行头，向北瞬间
即逝。

匕首是贾勋放弃河北（豫北）打游
击时郭兴的赠物。散伙当夜，时任八路
军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队长的郭兴请来
三兄弟，把酒言势。

郭兴说：“三年前八月的一天夜里，
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队伍路过老家，
我瞒过父母，与同村的16名青年加入
了抗日队伍，因为我岁数小、个子矮，部
队把那 15 个人都留下了，唯独不要
我。但我一直跟着部队走了三天三夜，
脚上的鞋都走烂了。部队首长拗不过
我，只好把我留下，成了山西省平顺县
抗日政府的一名通信兵。

“那时，部队里有文化的人极少，我

上过四年学，属于有文化的人。这年10
月，我被调到平顺县公安局公安队，公
安队没有干部，16岁的我就当上了代理
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太行军区五分
区司令员皮定均到山西平顺县检查工
作，把我调到了他身边工作。有一天，
皮司令对我说，把你调到敌后，做太行
五分区武工队队长怎么样？我问，给我
多少人，多少枪？皮司令说，队员你可
以从公安队里动员，枪要靠你自己从敌
人手中缴获。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皮
司令还是给我配备了2支步枪，5发子
弹和8颗手榴弹。临别时，皮司令给我
布置了三个任务：一年内部队要发展到
七八十人；要缴获100支步枪；要消灭
105个敌人，其中包括5名日本兵。

“就这样，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开
始了敌后武工队队长的生涯。刚开始，
我并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带着3名战
士东躲西藏。几天后，我趁3个伪军在
屋内吃饭时，把伪军的枪给下了。第一
次就夺了3支枪和90发子弹。几个月
后，我在消灭日伪军的同时逐渐武装起
自己的队伍，武工队也慢慢由最初的3
个人发展到40多人……”

送别时，郭兴给了贾勋一把精致的
匕首，拍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

郭兴希望贾勋三兄弟能成为插入
敌人心脏的匕首。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燕子心想，为什么要相信这鬼魂一
样的人？不走电梯，岂不是要冒更大风
险？公寓在3层，在那狭窄的楼道里，
说不定有些灯已经坏了。

燕子再去按电梯按钮，电梯门已经
关严，门后的钢索吱吱作响。电梯没再
下来，按钮似乎失灵了，钢索的声音都
消失了。燕子猛地推开通往楼梯的小
门。如她所料，楼道里伸手不见五
指。一层，两层，三层……突然间铃声
大作，周围漆黑一片，唯有燕子的手机
闪烁着诡异的光。燕子冲进公寓，反

锁了门，扭亮了灯。手机显示出一串
奇长无比的怪异号码，燕子按下手机
的接听键，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已在
微微颤抖。电话里却传来格外熟悉的
声音，操着蹩脚国语的中年男人高声
喊道：“阿燕？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
回家？”

芝加哥到北京当天的经济舱客票，
竟然要3000美元一张。以老谭的价值
观，简直就是抢劫，但这回就是抢劫，
老谭也认了，谁叫他买的是当天的机
票呢。老婆在做些什么？午夜之后怎
么还不回家？听到她在电话里惊慌失
措的声音，老谭心想，难道是因为听到
了他的声音？

她是独自一个人吗？她和谁在一
起？曾有人说过，阿燕和老谭不是一路
人。她是正在读博的漂亮女孩，他年
过半百，初中尚未毕业。老谭的同路
人，用广东话骂人，用手掌抹鼻涕，把
痰吐在地板上。他们是一堆石头和
沙，她却是一颗玛瑙。她与他们从不
混作一谈。

老谭本来不该雇她，可他不能把她
辞了。她就像一只弱小的兔子，天生
缺乏奔跑的力量，一旦丢到大街上，她
会被狼叼走，所以老谭必须把她留在
眼前。

老谭煞费苦心，他把装着点心的饭
盒，偷偷塞进她的书包里。夏天厨房里
又忙又热，他派她去超市买一些可有可

无的东西。如果行得通，他宁愿照常给
她发工资，让她坐着什么也别干。可她
并非他的什么人，老谭的妻子已经去世
多年了。

她把饭盒原封不动还给他，很懂事
地背着别人。他的国语不好，无法用
言辞修饰自己的行为，她红着脸抱歉
地微笑，仿佛她才是尴尬的人。然后
是某天晚上，她脸色苍白，满头冷汗。
老谭赶忙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是阑
尾炎。

老谭支付了一切费用，每天煲汤送
到医院。护士以为他是她的家人，她
并不加以解释。老谭是她的债主，她
在美国没有亲人。她出院后，她的邻
居也常把老谭当成她的家人，老谭换
掉她的沙发和床垫，每天送来饭盒和
水果。

后来她终于拿到一笔奖学金，所以
再没去任何餐厅工作。奖学金足够她
生活，却不足以还清债务。老谭说不
急，等毕业再说。毕业遥遥无期，债务
却越积越多，老谭却从未有过分的要
求。他们都是孤独的人。

转眼几年过去了，在她获得博士学
位的那天，老谭打来电话：“我好忙，今
天不来了。”

老谭消失了两天，第三天他出现
了：“你现在是博士了，很快也会有体面
的工作。以后我该少来看你。”老谭微
笑着，双眼变得混浊。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灯关了。他
们没举行婚礼。她给父母寄了封平信：
我嫁了个开餐馆的广东人。父亲气得
一年没和她联系。她虽有博士学位，却
没有体面的工作，老谭负责他们生活的
一切。

2010年春天，母亲突然打来电话：
“你爸病了，胃癌。”3天之后，她回到北
京，父母苍老得叫她认不出来。父亲的
手术还算成功。

回到芝加哥，她告诉老谭，她要
回北京生活一段时间。老谭陪她回
到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和汽车，安排
好生活后，老谭独自返回芝加哥，他
盼望她能像一只燕子，在季节变换后
飞回家来。然而两个月之后，盼望已
成奢望。

她在万里之外找到一份老谭完全
不了解的工作。日复一日，家中的座
机不再有人接听，早晨 8点她已经不
在了，夜里10点她还没回来，昨晚更
是夸张，居然午夜还没到家。老谭从
不轻易打她的手机，但昨晚他不得不
打，在电话里，她惊慌失措地说：“我
一切都好！”

难道仍是为了工作？老谭买了当
天的机票。老谭走进波音777客机，闻
到机舱里的气味，微微有点恶心。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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